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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诺言
■ 邹旭

鸟用提纯的字符朝你的内心投石籽儿
相信流水不信的，相信
风会陪伴你抵达终点

偏要沿桅杆爬上云端
把盗来的火种用羊皮纸包好
闪电，也没能说清什么叫冒险

花承诺的靠果实来兑现
鱼答应的，已是化石
已是石头中的气泡

已是美得令人心疼的词语

陌生的河流
■ 颜小烟

我喜欢在体内种植一条陌生的河流
它在春天流经花儿的村庄
在夏天流经鸟儿的巢穴
在秋天流经忧伤的琴弦
在冬天流经书页的温床

那个弹箜篌的女子，一直
坐在台阶上等候。秋风一起，
我体内的河流就开始响起古琴的声音
它的呼吸，韵律，节奏扼住了我的喉咙
仿佛我一用力
那条陌生的河流就会开满璀璨的悲伤

月夜听箫
■ 倪俊宇

那横卧于水湄的多孔的桥，流出了那么多
缠绵的月光。

思绪深处，被溅起一片水声。
箫声上，漂浮着虫鸣和飘落的秋，漾动着远

山与明灭的渔火。
今夜故乡溪畔无人的小舟，荡着月色在神

秘的节拍里，遐想……

箫音轻抚，尽是李白的清霜。
轻轻折断椰叶，响成一声久违的清脆乡音；
随便哪一段旋律，都在老家的屋顶，袅袅成

香甜的炊烟；
催人泪下的滑音，一闪而过，不想擦伤了蓑

衣飘飞的雨季，叩醒了暮归的牧笛。
……哦，母亲，今夜你在哪朵音符上入眠？

此刻，箫声中的泪水，是一场月光中的秋雨。
哦，一支洞箫，横贯谁的岁月？
吹箫人途经秋天，留下的声音，经历多少风

声雨声，才能熄灭？

立秋了
■ 余芳媛

吃了芒果，摘了荔枝，拔了花生
秋天就到了呀
多想暑假再长一些
再听听冬瓜唱歌
让无名的花儿住进梦里
星星带我们游泳在夏夜中
深深地呼吸一口
是清冽的凉意
飞机草开花了，绒花也开了
晨光中的它们还这么漂亮
还有开心上学的孩子

沙美海韵
■ 星河

沙美的海
惬意地荡着秋千
一湾梦想
是你头顶的花环
你脚下的睡莲
和谁呓语情怀

逃离了尘嚣
寻一片山海恋就的伊甸园
放下浩渺的心事
一弯新月泊靠云岸
水中的浮萍
是我飘泊的小船

古榕垂下细长的思绪
那过往的春秋
落下扫不尽的感慨
告别寂寥的荒野
鸥鹭在红树林里栖息
欢乐的歌声不绝于耳

博鳌的海风
惊醒迷惘的梦
惺忪间，听见孩子的笑
金牛岭下，见证了变迁
现实与憧憬的相聚
释怀了乡愁的煎熬

入秋了，阳光淡了，过往的心事，
感念的故友，浅浅地浮现出影像。去
取干洗的衣物，路过旧书摊，看到了一
本梁实秋先生怀人的《雅舍小品》，我
便想起了你。

那时的我读高中，应该算是“丑小
鸭”，孤僻，平凡，数学不好，爱读杂书，
爱抄写“心灵鸡汤”的句子在笔记本上，
还爱写些“少年强说愁”的青春文字。
你是我的数学老师，数学是我学得最糟
糕最怕的科目。当时你师范大学毕业
没几年，身材颀长，头发自来卷，喜欢打
排球，这样的老师，当然大家喜欢。因
为姓张，大家亲切称你为“老张”。

你虽教数学，但每次在你的课上，
你坚持诵读一篇文章给我们听。有时
候读杂志上的，有时候读报纸上的。有
一回，你读了一篇三毛的散文《有人送
我一颗草》。我坐在下面很激动，因为
刚好我看过这篇文章。你说：一个女
人，男子送了一朵花还是草，她就心意
满满，笑靥如花，我就喜欢这样单纯不
市侩的女子。你们知道文章的作者和
主人公是谁吗？我按捺不住回答：三
毛。这时你怔了一下，顺着声音投过来
赞许的目光：丹丹同学涉猎很广啊……
数学不好的我，第一次被你表扬，心里
突然无比惊喜。日久经年，我对女性美
好认知的启蒙，或许有你一份功劳。

不管我们这些黄口小儿是否真
解文章之味，你一直坚持你的朗读。
有一天你读到文章中的一句话：“中
国的男人不知道怎样做丈夫的时候
就做了丈夫，不知道怎么做爸爸时就
做爸爸了。”大家轰然一笑，调皮的男
生问道：老张，你是不是也这样，所以
有感而发呀？那时候，你刚新婚不
久，住在学校分配的单身宿舍里。每

天我们早操结束，走在回教室的小路
上，都能看到你带着新婚的妻子在操
场上或并排跑步，或将排球互相掂来
掂去。情窦初开且又被学业压着的
我们，每每在晨曦中看到你们的恩
爱，是那样大方又舒张，总是很感慨
又八卦，暗暗地将你们的美好想象成
自己的人生愿景。

在一个树叶偷偷变黄的日子，高
三不期而至，所有课本以外的书都成
了禁书，日子像车轮一样，不管你愿
不愿意，总是单调地重复着前一天的
轨迹。这时你的每天诵读如同扔进
湖心的石子，在我们心里泛起涟漪，
成了我们所期盼的事，我们期待这个
诵读长一点，再长一点。语文老师有
时候调笑你说，谢谢帮我上语文课
啊。教导主任听到风声，找你面谈：
张老师啊，你们年轻人有新想法，我
不反对，但高三了，一切都要以高考
为重，有这个时间还是要多验算几道
题。但是再到数学课时，你仍以惯常
的口吻说：同学们，今天我们先来欣
赏梁实秋的小品文《早》……教室里
的掌声经久不息。

又一日，学校电教室的几个年轻
老师不知从哪里找来《泰坦尼克号》的
碟片，要在晚自习时间统一播放，让每
个班都能在电视前收看。那时的小县
城闭塞，电影院早充当各类物品展销

的场所，没放映过任何时新的电影。
这部风靡世界的大片并没有在我们这
个小城引起多大动静，但我们班文艺
委员的父亲在电视台工作，她有机会
看过，得知要放映此片，她早早就在班
上普及此片的恢弘大气及其可看性，
誓言她看第一遍已经哭了，还要跟大
家一起再看一遍。我们的情绪被渲染
到了非看不可的地步。我们早早打开
班级电视，翘首以待。突然，有个同学
气喘吁吁跑回来说：坏消息，学校只让
高一、高二的学生看，高三学生正常自
习。顿时教室哀鸿一片。这时，我们
得到的消息高三只有七班在看，七班
是美术班，很显然他们的压力比我们
文理科班小。美丽的文艺委员果断决
定，只要有一个高三班级看，我们就
看。那时我们的团结让人感动。盗版
碟有点卡，屏幕上男女主角的身形一会
长一会短，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观看热
情。突然后面骚动起来，有同学压低嗓
子喊，老张来了！大家迅速回归座位，
没来得及回座的也抄起一本书。一阵
手忙脚乱后，大家才发现电视没关。班
长到处找遥控器，终于寻到，然而你已
经出现在教室后门。教室也终于趋于
安静，唯有电视里的杰克和罗斯还在眼
神兴奋，边谈边笑。班长尴尬地站在讲
台上，不知是关还是不关。正当他鼓足
勇气要关时，你却摆摆手说：你们就别
装了，我今天也想看，你们愿不愿意和
我一起看啊？……那一晚师母恬静地
坐在后排，你抱着宝宝站在她旁边，还
不时走动轻摇着怀里的孩子。教室里，
不知哪个好事的男生吹起了口哨，然后
大家掌声响起。那一晚，我们看杰克
和罗斯的感人爱情，也看你和师母的
温馨生活。

暖的记忆
■ 王丹

流年剪影

同事袁玥说，今年一定回家过中
秋！

我诧异地望着她：“受什么刺激
了？”袁玥的老家很远，中秋又只有三
天假期，回去一趟费时又费钱，所以
她和丈夫向来是不回去过中秋的。

“前天晚上，我和小宇视频了。”袁
玥说，眼里落满母性的温柔。小宇今
年6岁，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着。
我笑着说：“你不是经常和小宇视频
吗？难道这次视频发生了一些特别的
事？”袁玥点点头，算是默认了。

前天晚上是月朗之夜，小宇和爷爷
奶奶一起在院子里乘凉、赏月。视频里，
小宇捧来五个碗放到院子里的石桌上，
逐一摆开，接着在每个碗里都装一些

水。随后，小宇拍着手笑嘻嘻地说：“妈
妈，你看，每个碗里都有一个月亮呢！”

“一碗给爸爸，一碗给妈妈，一碗
给爷爷，一碗给奶奶，还有一碗留给小
宇。”小宇喃喃自语。他的纯真和乖巧
逗乐了爷爷奶奶，却逗哭了袁玥。小
宇眨着大大的眼睛问袁玥：“妈妈回来
和我一起过中秋节吗？我要送一碗又

大又圆的月亮给妈妈。”袁玥听罢，刚
刚逼回去的泪水，再次喷涌而出。

“回去，回去，妈妈回去陪小
宇……”袁玥哽咽道。小宇听到
妈妈要回来，在院子里快活地奔
跑起来……

此刻，我了解袁玥的心思了：“决定
回去了？为了一碗月亮？”“对，票都买
好了。”袁玥展颜一笑，“为了一碗月亮
不远千里地回老家过中秋，你说值不值
得？”我默默点头，当然值得。世上本就
有许多东西比金钱要金贵得多，而爱与
思念也定能掩盖旅途的疲惫。

袁玥甚至说，她下一步计划是，尽
最大的努力把小宇接到这边来上学。
从此，一家三口，三餐四季。

五碗月亮
■ 罗倩仪

离开故乡到城里工作已经二十
年，但总感觉故乡近在咫尺，触手可
及。故乡的气息，如潮水吻岸，触摸我
每一个潮涨潮落的日子。

我的故乡是雷州半岛东部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海岛，叫新寮岛。这个南
海之滨的小岛，沐浴着大海的灵性，每
一块沙滩，每一片绿，都是那么让人赏
心悦目。四季常绿的故乡，曾经留下
一首民谣：“新寮岛，白沙滩，风来沙滚
滚，风来白茫茫。飞鸟不歇脚，来客不
过夜。”这首民谣，写尽新寮岛昔日的
荒凉。而今在这四季如春的绿色小岛
里，可以放慢脚步，自由地深呼吸，感
受生命的美好和芬芳。

一踏进这个绿岛，沿途的椰林，秀
美挺拔，像夹道欢迎的卫士，刚进岛就
感受到应有的尊重。太阳初升的时
候，阳光映照在椰树的叶片和椰果上，
果皮上的露珠，闪闪发亮，像金子在跃
动，黄鹂鸟正合时宜的歌唱，让周围的
一切都生动起来。此刻，浓郁的热带
风情像风又像雾，把游人包裹得严严

实实，仿佛置身于海南岛的热带雨林
中，感受到不一样的生命气息。

在岛东部，从南海吹来的略带
咸味的风，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海洋
气息。一排排白头浪，在辽阔的南
海尽情跳跃，把成万上亿的浪花抛
向天空，绽放着美好。二十里银滩，
沙白水清，偶尔可见白海豚戏海，展
示美丽的身姿。在这广阔的海滩，
游人可过把拉大网瘾；可躺在柔软
的沙滩上，听海涛的低吟和海鸥的
鸣叫；可欣赏雪白的大风车并拍照
留念。身临其境，静静地遥望浩瀚
无垠的南海，沉醉在它的蔚蓝中，灵
魂会得到片刻的宁静。

岛的南端，港多林密，茂密的红
树林，密密匝匝地生长在沿海滩涂
上。海湾湿地生物的多样性，使这里
成为候鸟的家园，成群的白鹭、海鸥
在飞翔，在觅食，在嬉戏，传递着快
乐、宁静、祥和的气息。众多的小港
汊，广阔的海滩涂，为人们提供捉蟹、
挖泥丁的野趣，也可坐上小船，穿梭
在弯曲的小港汊里，欣赏沿途红树林
风光，也可看鱼儿畅游，观鹭鸟飞翔，
尽享野趣之乐。

夕阳西下，岛的西北海岸，夕照之
美，让人目不暇接。此时，挂在远方红
土山丘上的夕阳，霞光万道，整个海湾
像铺上一层金子，美轮美奂。满载而
归的槽白仔，从远方太阳海划归海岸，
给人十足的美感。

微风轻摇的夜晚，躺在新安海堤
坝埂上，遥望满天繁星，观看岛四周闪
烁的渔火，此时此景，让人心里更宁
静。在这静谧的夜晚，在这寂静得只
剩下自己呼吸声的环境里，人的灵魂
已纯净如海湾里的一泓碧水。

故乡
■ 李明刚

面朝大海

张潮《幽梦影》曰：“春听鸟声，夏
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方不虚
此生耳。”在蟋蟀的浅唱低吟中，故园
清秋如一位曼妙女子，涉水而来，步
步生莲，眉目含情。

清凉夜晚，墙角下、草丛中、瓦砾
里，许多杂糅的声音，远远近近地钻
入耳中。有蟋蟀的、金蛉子的、蝈蝈
的，还有纺织娘的。时而急促，如流
畅的江南丝竹；时而婉转，如幽怨的
二胡曲。

蟋蟀古称寒虫，俗称“蛐蛐儿”。
通体黑褐色，两翅摩擦发出鸣声，声
音较金蛉子单调些。金蛉子，翅翼黄
亮，毫须特长，叫声细亮。蝈蝈略显
臃肿，欠矫健，靠翅膀发音。

月光清澄，蟋蟀们浅唱低吟，凉
意沁人又委婉动听，让人心里霍地落
满乡愁，止不住就念起“西窗独暗坐，
满耳新蛩声”的诗句。

那时候，晨光熹微，家人还在酣
睡，我们悄然起身，猫身蹑脚，仔细谛
听，锁定目标，果断出手，呵，一只振
翅欲跳的蟋蟀已被我捏住。

夕光濡染，炊烟袅娜，秋收后的
泥土极其酥松。蟋蟀唧的一声，从这
边小洞迅捷窜出，一个有力的弹跳，
又钻进那边的小洞藏匿起来。我们
捂住洞口，最后，那只张须振翅、桀骜
不驯的蟋蟀就被捉住了。欢乐的笑
声在旷野上萦纡不散。

把各自的蟋蟀放进木盆里，毫须
四触，昂首蹬腿，气势逼人。有时从
侧面或贴着盆底发起攻击，直至一方
耗尽体能，无法再战，才见分晓。胜
者振翅鼓须，鸣叫示威；败者悄无声
息，沿盆慢爬，郁郁寡欢。这情形正
如顾禄《清嘉录》记载：“白露前后，驯
养蟋蟀，以为赌斗之乐，谓之秋兴，俗
名斗赚绩。提笼相望，结队成群。呼
其虫为将军，以头大足长为贵，青黄
红黑白正色为优。”

蟋蟀如娇羞村姑，总是躲在幕

后，万籁俱寂，才轻轻唱歌，灵动的音
符潜入长夜，细长如天边的一弯新
月。也如怀乡的人，流露着丝丝怅惘
和淡淡忧伤。蟋蟀的歌声是一首宋
词小令，不似蛙鼓恣意张扬，颇有谦
谦君子的儒雅风范。

“捉织感秋而生，而音商，其性
胜，秋尽则尽。”商音属悲声。蟋蟀们

“瞿、瞿、瞿——”地吟唱着，其声呜
咽，如凄凉哀怨的埙曲，枕月聆听，骚
动的心静如一潭明澈的秋水。秋虫
呢哝，季节有了层次和质感，生命丰
盈而温婉。檐下雨声空洞久远，瓦上
生轻烟。蟋蟀声声，牵扯的是萦绕心
间的缕缕乡情，牵扯的是黄昏时分天
边的生动和柔软、月光浸润下的清凉
与纯净。“知有儿童捉促织，夜深篱落
一灯明”，诗性的田园生活日渐式微，
成为一种奢侈。

想起白石老人的《蟋蟀图》。豆
荚、豆叶风中轻颤，小蟋蟀错落有致
的精心点缀，伸头、摇尾、舞触，或细
语低吟、欣然自足；或呼朋引伴，相逐
嬉戏；或鼓角奋足、瞠目呲牙。画面
生机勃勃，妙趣横生。

张恨水写虫鸣，读之乡愁汩汩流
淌：时或窗外风吹竹动，蟋蟀一二头，
唧唧然，铃铃然，在阶下石隙中偶弹
其翅，若琵琶短弦，洞箫不调，倍觉增
人愁思。

蟋蟀们扑闪着翅膀，哗啦啦地带
着金属的质感，让人恍惚这些小精灵
是从线装《聊斋》的墨香中遁出，是从
遥远的《诗经》中趯趯而下。秋夜有
了蟋蟀的陪伴，不会感到孤寂。正如
作家鲍尔吉·原野所说“月色下，蟋蟀
飘荡的声音成了夜的花边”。

秋夜露浓，我总是抵近墙角，聆
听秋虫的吟唱。幽幽清音，有诗一般
的韵味，仿佛回到篱笆环绕、青苔瓦
松的老屋。一口古井，一棵歪柳，一
庭风月。老屋里盛放着生活的歌哭、
蓬勃的乡愁和温暖的记忆。

静听雨中山果落，闲赏灯下草虫
鸣，那种幽微与苍茫，闲适与禅意，清
欢与感奋，妙处难与君说。清秋月
夜，蟋蟀们把一茎草一片叶当作岁月
的琴弦，轻拢慢捻，引吭高歌，让谦恭
和悲悯这样的词汇，直抵我们心灵深
处最柔软的角落。

枕月听虫鸣
■ 宫凤华

节间词话

动物档案

《红楼梦》中贾府过中秋的场景。 孙温（清代）绘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排球，可以说是文昌人出生后躲
不开的。小时候还没上学，傍晚你捧
一碗饭出门边逛边吃，就会走到村中
最热闹的地方——一个用木头或竹竿
支起球网、用脚在空地上划线标出的
排球场，隔壁上初中的“哥二”（二哥）、
卖猪肉的“爹三”（三叔），当然可能还
有你孔武有力的爹爹，都在场上激战
正酣呢。上了小学三年级，上体育课
时，忽然你就发现许多小伙伴都玩起
了排球——大家到了能把排球发过网
的岁数了，这时你多半也会加入——
当然，除非你是女孩。

以前村民种完地卖完肉就没事干
了。没事干之后呢？除了打牌，就剩打
排球了，年轻人的身体总要拿来挥霍，
所以村村有球场。再说，这也是件便宜
的事，像前面说的，有块空地就能建
场。为了开辟球场，村民满脸热情。文
昌东阁镇红旗村委会文田村一位生于
上世纪70年代的排球好手告诉我，村
里的球场所在地时不时会被用来建
房、修路，村民就再找块地重建，几十
年来东挪西挪，先后建了十几个球
场。到了学校，当然也要有球场。上世
纪一度出现过每个班都有自己球场的
现象（当然，那时班级也不多）。

其实，小孩打球，不一定要正儿八
经的球场。大人跳得高、扣得猛，多威

武啊，还没上学呢，自己先找个球摸
摸，学传球，学垫球，学发球。长大点
儿，上了瘾，碰到妈妈晾衣服的绳子，
横长的不高的树枝，就把它当成球网，
自己抛球，自己扣球。和小伙伴们练
得有模有样了，就要上场干一仗。这
时也不一定要真的球场，找条晾衣绳，
或者在两棵树间绑上渔网、羽毛球网，
再画上线，就能开打。但有没有球，反
倒是个问题。小时候哪有钱买球？就
盼着大人打的球早点破，破了不要，被
小孩捡来塞点皮筋进去，再用胶水糊
上，接着打。

文昌人是怎么喜欢上排球的？此
事难说得准。据资料记载，上世纪初
排球就传入文昌，慢慢得到推广。生
于1930年代的东阁群建村人、文昌排
球功勋教练符史联告诉我，到了1950
年代，排球在文昌农村逐渐成为村民

娱乐的手段，村民们拿椰子叶织成球
或拿柚子当球。1958年，符史联等农
村“赤脚兵”代表小县城文昌首次赢得
全国冠军，造成轰动。队员回来后，坐
车巡游接受群众欢呼，文昌政府甚至
发出号召——“以文昌少年队的精神
搞好生产”。1964年，文昌再夺全国
冠军，全县再次因排球而沸腾。从此
以后，村村有球场的局面就形成了。

打排球是许多文昌人日常娱乐的
需要，也是一种习俗。某户人家有喜
事，想在村里搞个场面宣扬一番，花钱
请各路高手打场排球，是个选择。逢到
春节等重大节庆，乡镇政府会组织全镇
排球赛，各村组队参加。平常，某个乡
镇除了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外，也会组队
去约战其他乡镇；打了，一方不服，择日
再打，搞“车轮战”。年轻的好苗子，会
被老练的大哥带去征战，打得多了，日

后就能挑大梁。许多球迷也很疯狂，哪
个镇哪个村有重大比赛，骑摩托车几十
公里也要去看。被人群挡住，进不了
场，爬到树上、电线杆上看球的也大有
人在（当然，这不宜提倡）。

在文昌看球是很有趣的。这不
仅因为球打得好看，还因为场内外人
们嘴上逗趣。球扣得“掷地有声”，叫

“椰子砸地”。主攻弹跳姿势不标准，
两腿叉开，会被调侃是“狗撒尿”。哪
个球打得漂亮，会得到鼓励：“这个球
做种的！”球员们也习惯这种“土味”
十足的氛围，喜欢露天球场，周围不
远就有建筑物，观众离得很近，到正
式的场馆打，感觉周围一片空旷，反
而不习惯。

充满民间自由色彩的排球氛围，
使文昌人的排球基本功、技术、意识、
弹跳、爆发力和灵活性、创造力从小就

得到充分培育，打起球来优美自然，水
平也非“学习”出来的人可比。当然，
这大体也是海南排球的特点，只是程
度有差异。集中乡土好苗子加以培育
的文昌中学校队，尽管个子矮人一头，
却是全国中学生排球赛的常胜冠军。
我在北京读书时，曾发现一所拿了全
北京高校非特长生排球赛冠军的学
校，其主力阵容中，有半数是文昌人。

前些年，由于农村排球人口减少，
加上人们娱乐手段更为多样，文昌排
球盛况远不如以前。但近两三年，却
有热闹之势。手机短视频、社交软件
的流行，使哪里球打得好看，人们很快
就能知道，点燃了他们的参与热情。
政府支持打造硬化灯光球场，本地企
业家出资组织赛事，亦有助益。如今，
一些乡镇球场人气旺盛，经常能打到
半夜。

记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
排夺冠时，已是国内凌晨，熬夜看球的
许多文昌观众按捺不住激动，竟买来
最隆重的“万三三”鞭炮燃放庆祝。
2016年中国女排再次奥运夺冠，文昌
人再次放起鞭炮，有人还烹牛宰羊，邀
请朋友同庆。

有这种发自心底的喜爱与“痴
迷”，“排球之乡”的传统大概会一直延
续吧。

排球“痴”乡
■ 苏庆明

家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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